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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二卷二  百和坊將無作有百和坊將無作有

　　造化小兒強作宰，窮通切莫怨浮沉。　　使心運智徒勞力，掘地偷天枉費心。

　　忙裡尋閒真是樂，靜口守拙有清音。

　　早知苟得原非得，須信機深禍亦深。

　　丈夫生在世上，偉然七尺，該在骨頭上磨練出人品，心肝上嘔吐出文章，胼胝上掙扎出財帛。若人品不在骨頭上磨練，便是庸

流；文章不在心肝上嘔吐，便中浮論；帛不在胼胝上掙扎，便是虛花。且莫提起人品、文章，只說那財帛一件，今人立地就想祖基

父業，成人就想子祿妻財。我道這妄想心腸，雖有如來轉世，說得天花亂墜，也不能斬絕世界上這一點病根。

　　且說明朝叔季年間，有一個積年在場外說嘴的童生，他姓歐，單名醉，自號滁山。少年時有些隨機應變的聰明，道聽途說的學

問，每逢考較，府縣一般高高的掛著，到了提前衙門，就像鐵門檻，再爬不進這一層。自家雖在孫山之外，脾味卻喜罵人，從案首

直數到案末，說某小子一字不識，某富家多金夤緣，某鄉紳自薦子弟，某官府開報神童。一時便有許多同類，你唱我和，竟成了大

黨。時人題他一個總名，叫做「童世界」，又起歐滁山綽號叫做「童妖」。他也居之不疑，儼然是童生隊裡的名士。但的近三十，

在場外誇得口，在場內藏不得拙，那摘不盡的髭髯，漸漸連腮搭鬢，縮不小的身體，漸漸偉質魁形。還虧他總不服老，卷面上「未

冠」兩個字，像印板刻成的，再不改換。眾人雖則曉得他功名淹蹇，卻不曉得他功名愆期。他自父母亡後，留下一個未適人的老丫

頭，小名秋葵，做了應急妻室。家中還有一個小廝，一個蒼頭。那蒼頭耳是聾的，口好挑水燒鍋，惟有那小廝叫做鶻潯，眼尖口

快，舉動刁鑽，與秋葵有一手兒。歐滁山時常拈酸吃醋，親戚們勸他娶親，只是不肯。有的說：「他志氣高大，或者待進學後才議

婚姻。」不知歐滁山心事全不為此。他要做個現成財主女婿，思量老婆面上得些油水。橫了這個見解，把歲月都跟著蹉跎過了。又

見同社們也有進學，也有出貢的，再不得輪流到自己。且後進時髦，日盛一日，未免做了前輩童生。要告致仕。又恐冤屈了那滿腹

文章、十年燈火。忽然想起一個出貢的朋友姜天淳，現在北直真定作縣，要去秋風。

　　他帶了鶻淥出門，留蒼頭看家。朝行暮宿，換了幾番舟車陸馬，才抵真定。自家瞞去童生腳色，吩咐鶻淥在人前說是名士秀

才。會過姜天淳，便拜本地鄉室。鄉宦們知道是父母官的同鄉同社，又是名士，盡來送下程請酒。歐滁山倒應接不暇。一連說過幾

樁分上，得了七百餘金。我道歐滁山族新做遊客，那得如此獲利？

　　原來他走的是衙門線索，一應書辦快手，盡是眷社盟弟的貼子，到門親拜。還抄竊時人的詩句，寫在半金半白的扉子上，落款

又寫「拙作請教」，每人送一把，做見面人情。那班衙門裡朋友，最好結交，他也不知道甚麼是名士，但見扇子上有一首歪詩，你

也稱好，我也道妙，大家撿極肥的分上送來，奉承這詩伯。歐滁山也不管事之是非，理之屈直，一味拿出名士腔調來，強要淒天淳

如何審斷，如何註銷。若有半點不依他，從清晨直累到黃昏，纏擾個不了。做官人的心性，那裡耐煩得這許多。說一件准一件，只

圖耳根乾淨，面前清潔便罷了。所以遊客有四種熬他不得的去處：

　　不識差的厚臉，慣撒潑的鳥嘴。

　　會做作的喬樣，弄虛頭的辣手。

　　世上尊其名曰：「遊客」。我道游者流也，客者民也，雖內中賢愚不等，但抽豐一途，最好納污藏垢，假秀才、假名士、假鄉

紳、假公子、假書貼，光棍作為，無所不至。今日流在這裡，明日流在那裡，擾害地方，侵漁官府，見面時稱功頌德，背地裡捏禁

拿訛。游道至今大壞，半壞於此輩流民，倒把真正豪傑、韻士、山人、詞客的車轍，一例都行不通了。歉的帶壞好的，怪不得當事

們見了遊客一張拜帖，攢著眉，跌著腳，如生人遇著勾死鬼一般害怕。若是禮單上有一把詩扉，就像見了大黃巴豆，遇著頭疼，吃

著泄肚的。就是衙役們曉得這一班是惹厭不討好的怪物，連傳帖相見，也要勒壓紙包。

　　我曾見越中一遊客，謁某見令，經月不見回拜，某客排門大罵，縣令痛惡，遣役投帖送下程。某客恬不為恥，將下程全收，繳

禮之時，嫌酒少，叱令重易大壇三白。翌日果負大壇至。某客以為得計，先用大碗嘗試，僅咽一口，嘔吐幾死，始知壇中所貯者乃

溺也。我勸自愛的遊客們，家中若有一碗薄粥可吃，只該甘窮閉戶。便是少柴少米，寧可受妻子的怨謫，決不可受富貴場內怠慢。

閒話休提。

　　且說歐滁山一日送客，只見無數腳夫，挑著四五十隻皮箱，後面十多乘轎子，陸續進那大宅子裡去了。歐滁山道：「是那裡來

的官家？」忙叫鶻淥訪問，好去拜他的。鶻淥去不多時，走來回復道：「是對門新搬來的。說是河間府屠老爺小奶奶。屠老爺在淮

揚做道，這小奶奶是揚州人，姓繆。如今他家老爺死在任上，只有一個叔子叫做三太爺，同著小奶奶在這邊住。」歐滁山道：「既

是河間人，怎麼倒在這裡住下？」鶻淥道：「打破沙鍋問到底，我那知他家的事故？？歐滁山罵了幾聲「蠢奴才」，又接著本地朋

友來會，偶然問及河間屠鄉宦。那朋友也道：「這鄉宦已作古人了。」歐滁山假嗟歎一回，兩個又講閒話才別。

　　次日，見鶻淥傳進帖子來，道：「屠太爺來面拜了。」歐滁山忙整衣衫，出來迎接。只見那三太爺打扮：

　　頭戴一項方巾，腳穿一雙朱履。扯偏袖，宛似書呆出相；打深躬，恰如道士伏章。主人看坐，兩眼朝天；僕子送茶，一氣入

口。先敘了仰爺久慕，才問起尊姓尊名。混沌不知禮貌，老生懷葛之夫，村愚假學謙恭，一團酒肉之相。

　　歐滁山分賓主坐下，拱了兩拱，說幾句初見面的套話。三太爺並不答應，只把耳朵側著，呆睜了兩隻銅鈴的眼睛。歐滁山老大

詫異。旁邊早走上一個後生管家，悄悄說道：「家太爺耳背，不曉得攀談，相公莫要見怪。」歐滁山道：「說那裡話，你家老爺在

生時，與我極相好，他的令叔便是我的叔執了。怎麼講個怪字？」只問那管家的姓名。後生道：「小的姓徐。」歐滁山接口道：

「徐大叔，你家老爺做官清廉，可有多少官囊麼？」徐管家道：「家老爺也曾買下萬金田產，至於內裡囊橐，都是揚州奶奶掌管，

也夠受用半世。」歐滁山道：「這等你家日子還好過哩。」只見三太爺坐在對面，咂嘴咂舌的叫道：「小廝拿過拜匣來，送與歐相

公。」又朝著滁山拱手道：「藉重大筆。」歐滁山揭開拜匣，裡面是一封銀子，寫著「筆資八兩」。不知他是寫圍屏、寫軸子、畫

水山、畫行樂。著了急，忙推辭道：「學生自幼苦心文字海中，不曾有餘暇工夫摹效黃庭，宗法北苑。若是要做祭文、壽文，還不

敢遜讓；倘以筆墨相委，這便難領教了。」三太爺口內唧了幾十聲，才說出兩個字來，道：「求文！求文！」倒是徐管家代說道：

「家老爺死後，生平節概，無人表白，昨日聞得歐相公是海內名士，特求一篇墓志。些微薄禮，聊當潤筆。」歐滁山笑道：「這何

難？明日便有，尊禮還是帶回去。」徐管家道：「相公不收，怎麼敢動勞？」歐滁山道：「若論我的文章，當代要推大匠。就是本

地士紳求序求傳，等上輪個月才有。但念你老爺舊日相與情分，不便受這重禮，待草完墓志，一並送還。」徐管家見三太爺在椅子

上打瞌睡，走去搖醒了，攙他出門。歐滁山進來，暗喜道：「我老歐今日的文章才值錢，當時做童生，每次出去考，經營慘淡，構

成兩篇，定要賠卷子，貼供給。誰知出來做遊客，這般燥脾，一篇墓志打甚麼緊，也送八兩銀子來？畢竟名下好題詩也。不過因我

是名士，這墓志倒不可草草打發。」研起墨來，捏著一管筆，只管搖頭擺腦的吟哦，倒默記出自家許多小題來。要安放在上面，不

知用那一句好。千躊躇，萬算計，忽然大叫道：「在這裡了。」取出《古文必讀》，用那《祭十二郎文》，改頭換尾，寫得清清楚

楚，叫鶻淥跟了，一直到對門來。

　　徐管家迎見，引至客堂，請出三太爺來相見。歐滁山送上墓志，三太爺接在手裡，將兩眼覷在字上，極口的道：「好！」又叫

徐管家拿進去與奶奶看。歐滁山聽見奶奶是識字的，毛孔都癢將起來。徐管家又傳說：「奶奶吩咐，請歐相公吃一杯酒去。」歐滁

山好像奉了皇后娘娘的懿旨，身也不敢動，口中先遞了誠歡誠忭的謝表。擺上酒餚，一時間山珍海錯，羅列滿前，真個大人家舉

止，就如預備在家裡的。歐滁山顯出那豬八戒的手段來，件件啖得盡興，千歡萬喜回去了。



　　遲不上幾日，徐管家又來相請。歐滁山嘗過一次甜頭兒，腳根不知不覺的走得飛快。才就客位坐下，只聽得裡面環佩叮噹，似

玉人甫離繡閣；麝蘭氤氳，如仙女初下瑤階。先走出兩個女婢來，說道：「奶奶親自拜謝歐相公。」滁山未及答應，那一位繆奶奶

裊嫋娜娜的。走將出來。女婢鋪下紅氈，慌得歐滁山手足無措，不知朝南朝北，還了禮數。繆奶奶嬌聲顫語道：「妾夫見背，默默

無聞，得先生片語表彰，不獨未亡人銜感。即泉下亦頂不戴不朽。」歐滁山連稱「不敢」。偷眼去瞧他，雖不見得十分美貌，還有

七種風情：

　　眼兒是騷的，嘴兒是甜的，身體兒是動的，腳尖兒是羋的。臉兒是側的，頸兒是扭的，纖纖指兒是露出來的。

　　歐滁山看得仔細，那眼光早射到裙帶底下，虛火發動，自家褲襠裡活跳起來，險些兒磨穿了幾層衣服。又怕不好看相，只得彎

著腰告辭出來。回到寓中，已是黃昏時候，一點淫心忍耐不住，關了房門，坐在椅子上，請出那作怪的光郎頭來，虛空摸擬，就用

五姐作緣，閉上眼睛，伸直了兩隻腿，勒上勒下。口中正叫著「心肝乖乖」，不期對面桌子下，躲著一個白日撞的賊，不知幾時閃

進來的，蹲在對面，聲也不響，氣也不喘，被歐滁山滾熱的精華，直冒了一臉。那賊「呀」的叫喊起來，倒嚇了歐滁山一跳。此時

滁山是作喪之後，昏昏沉沉，四肢癱軟，才叫得一聲「有賊」，那賊拔開門閂，已跳在門外。歐滁山趕去捉他，那賊搖手道：「你

要趕我，我便說出你的醜態來了。」歐滁山不覺又羞又笑，那賊已穿街走巷，去得無影無。歐滁山只得回來。查一查銀子，尚喜不

曾出脫，大罵鶻淥。

　　原來鶻淥是繆家的大叔們請他在酒館中一樂，吃得酩酊大醉，昏天黑地，睡在椿凳上，哪裡知道有賊沒賊。歐滁山也沒何，自

己點了燈，四面照一照，才去安寢。睡便睡在牀上，一心想著繆奶奶，道：「是這般一個美人，又有厚貲，若肯轉嫁我，倒是不求

至而的安穩富翁。且待明日，向他徐管家討些口氣，倘有一線可入，夤緣進去，做個補代，不怕一生不享榮華。」翻來覆去，用心

過度，再也睡不著。到四更天氣，才閉上眼，又夢見賊來，開了皮箱，將他七百兩頭裝在搭包裡。歐滁山急得眼裡冒出火來，顧不

得性命，精光

　　的爬下牀來，口中亂喊：「捉賊！」那鶻淥在醉香中，霎時驚醒了，也赤身滾起來，暗地裡恰恰撞著歐滁山，不由分說，扯起

釘耙樣的拳頭，照著歐滁山的臉上亂打。歐滁山熬不過疼痛，將頭臉靠住鶻淥懷裡，把他精身體上死咬。兩個扭做一團，滾在地

下。你罵我是強盜，我罵你是賊徒。累到天明，氣力用盡。歐滁山的夢神也告消乏了，鶻淥的醉魔也打疲倦了。大家抱頭抱腳的，

欹跨睡在門檻上。直睡到日出三竿，雞啼傍午，主僕兩人才醒。各揉一揉睡眼，都叫詫異。歐滁山覺得自家尊容有些古怪，忙取鏡

子一照驚訝道：「我怎麼脫換一個青面小鬼，連頭腳都這般崢嶸了。」鶻淥也覺得自家貴體有些狼狽，低頭一看，好似掉在染缸

裡，遍體染就個紅紅綠綠的。面面相覷，竟解不出緣故來。

　　一連告了幾日養病假，才敢出去會客。那繆奶奶又遣管家送過四盤果品來看病。歐滁山款住徐管家，要他坐下。徐管家道：

「小的是下人，怎敢陪相公坐地？」歐滁山笑道：「你好呆，敬其主以及其使，便是敝老師孔夫子，還命遽伯玉之使同坐哩！你不

須謙讓。」徐管家只得將椅子移在側邊，半個屁股坐著。歐滁山吩咐鶻淥，叫他在酒館中取些熱菜來，酒兒要燙得熱熱的。鶻淥答

應一聲去了。歐滁山問道：「你家奶奶性兒喜歡甚麼？待我好買幾件禮物回答。」徐管家道：「我家奶奶敬重相公文才，那指望禮

物回答？」歐滁山道：「你便是這等說，我卻要盡一點教敬。」徐管家道：「若說起我家奶奶，紗羅綢緞，首飾頭面，那件沒有？

若要他喜歡的，除非吃食上橄欖、松子罷了。」歐滁山問道：「你家奶奶原來是個清客，愛吃這樣不做肉的東西。」徐管家嬉的笑

起來。鶻淥早取了熟菜，擺上一桌，斟過兩杯酒。二人一頭吃，一頭說。歐滁山乘興問道：「你家奶奶又沒有一男半女，年紀又幼

小，怎麼守好節？」徐管家道：「正是。我們不回河間去，也是奶奶要日後尋一分人家，坐產招夫的意思。」歐滁山道：「不知你

家奶奶要尋那樣人兒？」徐管家道：「小的也不曉得。奶奶還不曾說出口來，為礙著三太爺在這裡。」歐滁山道：「我有一句體己

話兒對你講，切不可向外人說。」忙把鶻淥叫開了，說道：「我學生今年才三十一歲，還是真正童男子，一向要娶親，因敝地再沒

得好婦人。若是你家奶奶不棄，情願贅在府上。我雖是客中，要措辦千金，也還供得你家奶奶妝奩。」徐管家道：「相公，莫說千

金萬金，若是奶奶心肯，便一分也不消相公破費。但三太爺在此，也須通知他做主才妙。」歐滁山道：「你家三太爺聾著兩隻耳

朵，也容易結交他。」徐管家道：「相公慢慢商量，讓小的且回去罷。」歐滁山千叮萬囑一遍，正是：

　　耳聽好消息，眼觀旌節旗。

　　話說姜天淳曉得歐滁山得過若干銀兩，又見不肯起身，怕在地方招遙出事來，忙對起八兩程儀，促他急整歸鞭。歐滁山大怒，

將程儀擲在地下，道：「誰希罕這作孽的錢？你家主人要使官勢，只好用在泛常遊客身上。我們同窗同社，也還不大作準，試問

他，難道做一生知縣，再不還鄉的麼？我老歐有日和他算帳哩。」那來役任憑他發揮，拾了銀子，忙去回復知縣。

　　這叫做好意翻惡意，人心險似蛇心。我道姜天淳這個主人，便放在天平上兑一兑，也還算十足的斤兩。看官們，試看世界上那

個肯破慳送人？他吃辛吃苦的做官，擔驚擔險的趁錢，寧可招人怨，惹人怪，閉塞上方便門，留積下些元寶，好去打點升遷；極不

濟，便完贓贖罪，抖著流徙，到底還仗庇孔方，保姆一生不愁凍餓。我常想古今慷慨豪傑，只有兩上：一個是孟嘗君，捨得三餐飯

養士；一是平原君，捨得十日酒請客。這大老官的聲名千古不易。可見酒飯之德，亦能使人品傳芳。假若剜出己財，為眾朋友做個

大施主，這便成得古今真豪傑了。倘自負慷慨，逢人通誠，▉鋤水火的小恩惠，也惡誇口，這種人便替孟嘗君廚下燒鍋，代平原君

席上斟酒，還要嫌他齷齪相。但當今報德者少，負義者多。如歐滁山皆是另具一副歪心腸，別賦一種賤骨格。抹卻姜天淳的好處，

反惡聲狂吠起來。這且不要提他。

　　話說繆奶奶屢次著人送長送短，百倍殷切。歐滁山只得破些鈔兒，買幾件小禮點綴。一日，三太爺拉歐滁山街上去閒步，見一

個簇新酒帘飄蕩在風裡，那三太爺頻頻咽涎，像有些聞香下馬的光景，只愁沒有解貂換酒的主人。歐滁山見景生情，邀他進去，撿

一副乾淨座兒，請他坐地。酒保陸續搬上肴饌來，兩個一遞一杯，直吃到日落，還不曾動身。歐滁山要與三太爺接談，爭奈他兩耳

又聾，只好對坐著啞飲。誰知啞飲易醉，歐滁山滿腔心事，乘著醉興，不覺吐露道：「令姪婦青年人怎麼容他守寡？你老人家該方

便些才是。那三太爺偏是這幾句話聽得明白，點一點頭道：「我天要尋一個好人物，招他進來哩！急切裡又遇不著。」歐滁山見說

話入港，老著臉皮，自薦道：「晚生還不曾娶妾，若肯玉成，當圖厚報。」三太爺大喜道：「這段姻緣絕妙的了，我今日便親口許

下，你擇日來納聘何如？」歐滁山正喜得抓耳搔腮，側邊一個小廝，眼瞅著三太爺道：「不知家裡奶奶的意思，太爺輕口便許人

麼？」歐滁山忙把手兒搖著說道：「大叔你請在外面吃酒，都算在我帳上。」把個小廝哄開了。離席朝上作了揖，又自斟一杯酒送

過去。三太爺扶起道：「你又行這客禮做甚麼？」歐滁山道：「既蒙俯允，始終不二，便以杯酒為訂。」三太爺道：「你原來怕我

是酒後戲言，我從來直腸直口，再不會說謊的。」歐滁山極口感激，算完店帳，各自回寓。

　　次日打點行聘。這繆家受聘之後，歐滁山即想做親。叫了一班鼓樂，自家倒坐在新人轎裡，抬了一個圈子，依舊到對門下轎。

因是第一次做新郎，心裡老大有些驚跳。又見繆奶奶是大方家，比不得秋葵丫頭，胡亂可以用些槍法的，只得在那上牀之時，脫衣

之後，求歡之際，斯斯文文，軟軟款款，假學許多風雅模樣。繆奶奶未免要裝些身分。歐滁山低聲悄語道：「吉日良辰，定要請

教。」繆奶奶笑忍不住，放開手。任他進去赴考。歐滁山才入門，一面謙讓道：「唐突！唐突！」那知兢持太甚，倒把一年積年會

完卷的老童生，頭一篇還不曾做到起講，便老早出場了。自家覺得慚愧，喘吁吁的賠小心道：「貽笑大方，改日容補。」繆奶奶只

是笑，再不則聲。

　　過了數日，歐滁山見他房口箱籠擺得如密篦一般，不知內裡是金銀財寶，還是紗羅綢緞，想著要入一入眼。因成親不久，不便

開口說得，遂想出一個拋磚引玉之法來，手中拿著鑰匙，遞與繆奶奶道：「拙夫這個箱內，尚存六百多金，娘子請看一看。」繆奶

奶道：「我這邊的銀錢還用度不了，那個要你的？」歐滁山道：「不是這樣講，我的鑰匙交付與娘子，省得拙夫放在身邊。」繆奶

奶取過來交與一個丫頭。只見三太爺走到房門前說道：「牛兒從河間府來，說家裡的大宅子，有暴發戶戚上小橋要買，已還過九千



銀子。牛兒不敢做主，特來請你去成交易哩。」繆奶奶愁眉道：「我身子不大耐煩，你老人家同著姑爺去兑了房價來罷。」歐滁山

聽見又有九千銀子，好像做夢的，恨不得霎時起身，搬了回來，這一夜加力奉承財主奶奶。

　　次日備上四個頭口，三太爺帶了牛兒，歐滁山帶了鶻淥，一行人迤邐而去。才走得數里，後面一匹飛馬趕來，卻是徐管家，拿

著一個厚實實的大封袋，付與歐滁山道：「你們起身忙忘記帶了房契，奶奶特差小的送來。」歐滁山道：「險不空往返一遭兒哩！

還虧你奶奶記性快。」徐管家道：「爺們不要耽擱，快趕路罷。」兩個加一鞭。只見：

　　夕陽影裡馬蹄過，沙土塵中人面稀。

　　停了幾日，已到河間府。三太爺先把歐滁山安頓在城外飯店裡，自家同著牛兒進城，道是議妥當了，即來請去交割房契。歐滁

山果然在飯店中等候。候了兩日，竟不見半個腳影兒走來，好生盼望。及至再等數天，就有些疑惑，叫鶻淥進城去探問。鶻淥問了

一轉，依舊單身回來，說是城內百和坊，雖有一個屠鄉宦，他家並不見甚麼三太爺。歐滁山還道他問得不詳細，自己袖著房契，叫

鶻淥領了，走到百和坊來。只見八字牆門，裡面走出一個花帕兜頭的大漢。歐滁冊大模大樣問道：「你家三太爺回來了，為何不出

城接我？」那大漢啐道：「你是那裡走來的鳥蠻子，問甚麼三太爺、四太爺？」歐滁山道：「現有牛兒跟著的，煩你喚出牛兒來，

他自然認得我。」大漢罵道：「你家娘的牛馬兒！怎麼在我宅了門前歪纏？」歐滁山情急了，忙通出角色來道：「你家小奶奶現做

了我的賤內，特叫我來賣房子哩。」這句話還不曾說完，大漢早劈面一個耳掌，封住衣袖揪了進去。鶻涵見勢頭不好，一溜煙兒躲

開。可憐歐滁山被那大漢捉住，又有許多漢子來幫打，像餓虎攆羊一般，直打得個落花流水。還虧末後一個少年喝住，眾漢才各各

收了拳兵。

　　此時歐滁山魂靈也不在身上，癡了一會，漸漸醒覺，才叫疼叫痛，又叫起冤屈來。那少年近前問道：「你這蠻子聲口像是外

方。有甚緣故？快些說來。」歐滁山帶著眼淚說道：「學生原是遠方人，因為探望舍親姜天淳，所以到保定府來，就在保定府娶下

一房家小，這賤內原是屠老先生之妾。屠老先生雖在任上亡過，現有三太爺做主為媒，不是我貪財強娶。」那少年道：「那個耐煩

聽你這些閒話？只問你無端為何進我的宅子？」歐滁山道：「我非無端而來，原是來兑房價的，現有契文在此，難道好白賴的

麼？」少年怒道：「你這個蠻子，想是青天白日見鬼。叫眾漢子推他出去。」歐滁山受過一番狼狽的，那裡經得第二遍？聽見一聲

推出去，他的腳跟先出門了，只得悶悶而走。

　　回到飯店，卻見鶻淥倒在炕上坐著哩。歐滁山罵道：「你這賊奴才，不顧主人死活，任他拿去毒打。設使真個打死，指望你來

收屍，這也萬萬不能夠了。」鶻淥笑道：「相公倘然打死，還留得鶻淥一條性命，也好回家去報信，怎道怨起我來？」歐滁山不言

為語，連衣睡在牀上，捶胸搗枕。鶻淥道：「相公不消氣苦，我想三太爺原姓屠，他家弟男子姪，那裡肯將房產銀子倒白白送與相

公麼？」歐滁山沉吟道：「你也說的是，但房契在我手裡，也還不該下這毒手。」鶻淥道：「他既下這毒手，焉知房契不先換去

了？」歐滁山忙撿出房契來，拆開封筒，見一張綿紙，看看上面，寫的不是房契，卻是借約。寫道：

　　立借票人屠三醉，今因乏用，借到老歐處白銀六百兩。俟起家立業後，加倍奉償。恐後無憑，立此借票存照。

　　歐滁山呆了，道：「我被這老賊拐去了。」又想一想道：「前日皮箱放在內屋裡，如何盜得去？」又轉念道：「他便盜我六百

金，繆奶奶身邊，千金不止，還可補償缺陷。」急急收拾行李，要回保定。爭奈欠了飯錢，被房主人捉住。歐滁山沒奈何，只得將

被褥准算，主僕兩個，孤孤寂寂，行在路上，有一頓沒一頓，把一個假名士，又假起乞丐來了。

　　趲到保定，同著鶻淥入城，望舊寓走來。只見：

　　冷清清門前草長，幽寂寂堂上禽飛。破交椅七橫八豎，碎紙窗萬片千條。就像過塞無人煙的古廟，神鬼潛蹤；又如滿天大風雪

的寒江，漁翁絕跡。入其庭不見其人，昔日羅幃掛蛛網；披其戶其人安在，今朝翠閣結煙蘿。

　　歐滁山四面搜尋，要討個人影兒也沒得。鶻淥嗚嗚的又哭起來。歐滁山問道：「你哭些甚麼？」鶻淥道：「奶奶房裡使用的珠

兒，他待我情意極好，今日不見了，怎禁得人不哭？」歐滁山道：「連奶奶都化為烏有，還提起甚麼珠兒？我如今想起來了，那借

票上寫著屠三碎，分明是說『三醉岳陽人不識』，活活是個雄拐子，連你奶奶也是雌拐兒。算我年災月厄，撞在他手裡。罷了！罷

了！只是兩隻空拳，將甚麼做盤纏回家？」鶻淥道：「還是去尋姜老爺的好。」歐滁山道：「我曾受過恩惠，反又罵他，覺得不好

相見。」鶻淥道：「若是不好相見，可寫一卦書去，干求他罷了。」歐滁山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仍回到對門舊寓來，借了筆硯，懇

懇切切寫著悔過謝罪的話，又敘說被拐致窮之致。鶻淥忙去投書。姜天淳果然不念舊惡，又送出二十兩程儀來。歐滁山制辦些鋪

蓋，搭了便船回家。

　　一路上少不得嗟歎怨眼，誰知驚動了中艙內一位客人。那客人被他耳根聒得不耐煩，只得罵了船家幾句，說他胡亂搭人。船家

又來埋怨。歐滁山正沒處叫屈，借這因頭，把前前後後情節，像說書的一般，說與眾人聽。眾人也有憐他的，也有笑他的。獨有中

艙客人，叫小廝來請他。歐滁山抖一抖衣服，鑽進艙去。客人見歐滁山帶一頂巾子，穿一雙紅鞋，道是讀書的，起身來作揖，問了

姓氏。歐滁山又問那客人，客人道：「小弟姓江，號秋雯，原籍是徽州。因今歲也曾遇著一伙騙子，正要動問，老丈所娶那婦人，

怎的一個模樣？」歐滁山道：「是個不肥不瘦的身體，生來著實風騷，面上略有幾個雀斑。」江秋雯笑道：「與小弟所遇的不差。

」歐滁山怒目張拳道：「他如今在那裡？」江秋雯道：「這是春間的事體，如今那個曉得他的蹤跡？」歐滁山道：「不知吾兄如何

被騙的？」江秋雯道：「小弟有兩個典鋪，開在臨清。每年定帶些銀兩去添補。今春泊船宿遷，鄰船有一個婦人，看見小弟，目成

心許。將一條汗巾擲過來。小弟一時迷惑，接在手中，聞香嗅氣。那婦人不住嬉笑，小弟情不自禁，又見他是兩隻船，一隻船是男

人，一隻船是女人。訪得詳細，到二更天，見他蓬窗尚未掩著，此時也顧不得性命，跳了過去。倒是那婦人叫喊起來，一伙僕從促

住小弟，痛打一頓，騙去千金才放。小弟吃這個虧，再不怨人，只怨自己不該偷婆娘。」歐滁山道：「老丈有這等度量，小弟便忍

耐不住了。」江秋雯道：「忍耐不住便怎麼？小弟與吾兄同病相憐，何不移在中艙來作伴？」自此，歐滁山朝夕飲食，盡依藉著江

秋雯。到了鎮江，大家上岸去走走。只見碼頭上，一個弄蛇的叫化子，鶻淥端相一遍，悄悄對歐滁山說道：「這倒像那三太爺的模

樣哩。」歐滁山認了一認，道：「果然是三太爺。」上前一把扯住，喊道：「捉住拐子了。」那叫化子一個拳頭撞來，打得不好開

交。江秋雯勸住道：「歐兄，你不要錯認了，他既然拐你多金，便不該仍做叫化子。既做叫化子，你認他是三太爺，可不自己沒體

面？」歐滁山聽了，才放手。倒是那叫化子不肯放，說是走了他的掙錢的兒子。江秋雯不曉得什麼叫做掙錢兒子。細問起來，才知

是一條蛇兒。歐滁山反拿出幾錢銀償他。

　　次日，別了江秋雯，搭了江船，到得家裡。不意蒼頭死了，秋葵卷了些值錢物件，已是跟人逃走。歐滁山終日抑鬱，遂得臌脹

病而亡。可見世人須要斬絕妄想心腸，切不可賠了夫人又折兵，學那歐滁山的樣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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